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
中六禮  麥嘉蕙

我獨力把相片裱起。媽說要幫忙，但我拒絕了，我希望這段回憶是自己親力親為記下來的。望著相片下提著的──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隨著那蒼勁的字體，我漸漸陷入回憶……


每個年級總有這麼幾個人──他們出眾、特別、打扮入時，誰都想跟他們要好，成為其中一分子，成為眾人仰慕的對象。沒錯，所有人都想親近我們。只要一勾指，人們便會俯首稱臣，如此信手拈來的兵，使我的虛榮心無限膨脹，也使我對一種罪的遊戲上了癮。

我喜歡排擠人。看著別人被孤立，無助地泫然欲泣的樣子，總叫我心情大好。只需說一句，便可令人盡失朋友，這種主宰的感覺，有如罌粟一般叫人欲罷不能。此時，我並未發覺罪惡之花已在我心底萌芽，也從理會傷害過多少人。


轉捩點在於主任給了我一封通告，說是「推薦」我參加一個日營。「害怕嗎？」大概看出我的遲疑，他挑釁道。「誰說的？」我一惱，便把信奪過來。參與這個營，是好？是壞？我也說不清。


入營那天，太陽毒辣，曬得我腦袋昏沉。集合的人姍姍來遲，全是形隻影單。我躲在樹蔭下，瞥了人們一眼，不耐煩地閉起眼睛，打了個盹。

「看那人，怎麼穿得那個模樣？」「長的也不怎麼標緻，竟在一邊擺起架子來。」我在一陣竊笑聲中醒來。睜開雙眼，原來散落的人群早已分成一個個小圈子，只有我彷彿被世界遺棄，立在一邊。我手足無措地步出樹蔭，走向人群，想獲得支援。「請問小組是如何安排的？」短髮女生以異樣的目光看了我一眼，拉著一位友人走向另一方。「請問……」沒有人回答我。我仿如沒有軀殼的靈魂，在人群中穿插，被所有人視而不見。

這營似乎沒有導師，所有人均在自由活動。進膳時，我獨自佔著一張桌子，沒有人願意與我同坐。不時有嘲弄挖苦的話傳入耳中，叫我心底泛起陣陣委屈與難過。我做了些甚麼事？我都做了些甚麼事叫人排擠我？

排擠。我心裡打了一個突。這是怎麼樣的一種感覺？孤獨、無助、弱小。以往被的自大、無知所傷害的人，他們是如何渡過的？夏蟲不可以語冰，我又怎會明白人家的長期痛苦呢？

整天，我就一直在悔疚不堪，良心捲起一陣風暴，在我心底肆虐。混雜的情緒有如打翻了的五味瓶，叫我無法忽視。一直到離營前的大合照，我仍在渾渾噩噩。「三、二、一！」


照片的構圖是奇等的：所有人擠在右，方獨留一個面容恍惚的女孩立在左方。細細看，右方的人咧嘴大笑，笑得扭曲而醜陋。以前的我就是這個模樣嗎？我苦笑。旁觀者清，當局者迷，有時離場一看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。


往日的我就像一場笑話。目光稍稍下移，照片下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的「勿」字，下筆特別有力，記下了我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也提醒了現在的我，以及往後的自己。
